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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迈入 2 0 2 3年初
冬，温度骤降，一个人窝在书房里
发呆。掐指一算，已退休两个半春
秋，顿生日暮途穷之感。斗转星
移，世事沧桑，人生忽过。梦回青
春华年，充满喜怒哀乐，虽没有轰
轰烈烈，姹紫嫣红，但于平平淡淡
中也有浪花与涟漪，忆之香甜，浪
漫而温馨。

1979年，我年满十八岁，青
春似火，有幸挤过高考独木桥，被
六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虽不是名牌
高等学府，但终究跳出了农门，成为十里
八乡人们羡慕的骄子，一种自豪感油然而
生。
六安师专的两年时光，既紧张，又活

泼。学习内容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严，周一至周五的上下午课程几乎排满，
所以紧张。老师爱生如子，和蔼可亲，以
身示范，诲人不倦；同学亲如兄弟姊妹，
互相关心，娱乐嬉戏，谈笑风生，可谓活
泼。其情其状，梦幻般于脑海中浮现，仿
佛就在昨天。

六安师专坐落在四面环水的沙洲之
上，东面紧挨老淠河，南北西三面被一大
片果园包裹，仿如世外桃源，充满诗情画
意，是读书学习的心仪之地。

周一至周五，吃过晚饭，太阳还挂在
树梢上，我常与几位同学结伴，乘木船渡过
老淠河，登上河对岸，穿过便门街，去鼓楼
街、解放路、皖西路、梅山路，或购物，或闲
逛，或看电影，或买一本喜欢的文学刊物，
一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振翅摆尾，不知
愁滋味。有时到九墩塘陵园散步，沐着徐徐
柔风，赏晚霞烧红天际，看一叶扁舟在碧池
里轻摇，目睹小鸟扇动翅膀归巢，欣赏街
市华灯齐放、溢彩流光，聆听百虫鸣唱、
歌声悠扬，心胸格外舒朗，真想结庐于
此，修身养性，达成心灵的默契。

最诱人的是果园。阳春三月，春姑娘
依次把桃儿杏儿梨儿唤醒，粉的、红的、
白的，仿佛千万只蝴蝶，争先恐后爬上枝
头，跃跃欲飞，勾魂摄魄，令人目不暇

接，大有身置瑶台、飘飘欲仙之感。每逢
下午自习课，同学们三三两两，手捧书
本，不约而同地向果园进发。寻一处巴根
草茂密的凸地坐下，打开书本，静静地嗅
着浓浓的花香，沉浸在优美的辞章中，含
英咀华，汲取营养，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不知今夕何夕。不知不觉光线渐暗，夜幕
降临，便依依不舍地合上书本，踱回校
园。
有时一个人到果园散步，脚踩柔软的

细沙，嗅着醉人的芳香，沐着徐徐的和
风，目视葳蕤的花草，什么都可以想，什
么都可以不想，觉得一身轻松，是天底下
最自由的人了。偶遇几只黄狗在树林里追
逐嬉戏，打破了果园的宁静，犹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看得特别开心，兴致高昂。有
时遇见一条水牛在低首吃草，背上踞着一
只小鸟，东张西望，十分悠闲自在。我屏
住呼吸，立在原地纹丝不动，痴痴地观
赏，沉醉不已，深怕惊飞了小鸟，弄碎了
悠然恬静的画面。

五黄六月，油菜和麦子开始收割，果
园里的桃子、杏子和雪梨缀满枝头，随风
摇曳，特别迷人。桃子的小嘴白里透红，
杏子浑身镀上了淡黄，雪梨的屁股染成了
绛色，五彩缤纷，诱人涎水直流，恨不能伸
手摘下几颗，大快朵颐，满足一下馋虫的渴
望。有时见四周无人，便偷偷地捡拾掉落地
上的鲜果，用褂襟擦拭几下，咬上一口，觉
得酸中带甜，食之有味，便选几颗品相好的
放进裤兜，带回宿舍，与邻铺分享，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老淠河右岸为石壁，十分陡峭。石壁
下面是主河道，水流湍急，几乎每年都有
游泳者命丧于此。左岸是宽阔的沙滩，一
马平川，分布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沙
坑。靠近主河道的大沙坑灌满了碧水，是
同学们练习游泳的好地方。盛夏时节，吃
罢晚饭，男同学们成群结队地向大沙坑开
拔。身着泳裤，跳进碧水里，练习蛙泳、
仰泳和自由泳，比谁游得快；有时扎猛
子，比谁憋得时间长；有时学跳水，看谁
跟头翻得高、入水时溅起的水花小……从
头至尾笑语盈天，快活至极。直至夜幕拉
开，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寝室，换好衣服，
回到教室，在知识的海洋里泅渡。
课外活动，是同学们放松身心的好时

光。有的坐在阅览室里读书看报，继续汲
取玉液琼浆；有的在寝室里下象棋，杀得
昏天黑地，一方不投子认输，另一方决不
罢休；有的肩并肩在校园的林荫道转悠，
交流见闻和思想，增进友谊，自在逍遥；
有的到操场上跑步、打球、玩单双杠，练
习跳高跳远……本着各自兴趣爱好，红脸
出汗，强身健体；有的躲到僻静处，尽情
地吼几嗓子，高歌一曲，释放能量，快活
无比。
最喜欢周末学校放电影。周末的晚

上，只要天公作美，学校一般情况下都安
排放一场电影。放映的地点不固定，有时
在食堂门口，有时在大操场，有时在篮球
场。放的片子大都是国产片，有新近摄制
的，如《小花》《大河奔流》《庐山恋》等；有
建国前拍摄的，如《七十二房客》《马路天

使》等；也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拍摄
的，如《孤胆英雄》《大浪淘沙》《桃花
扇》等。课外活动期间，只要看到雪白
的银幕高高挂起，同学们便奔走相告，
深怕错过了观赏机会。傍晚时分，同学
们肩扛座椅，陆续向放映场集中，自动
坐成一排排，翘首等待放映时刻的到
来。放映时同学们都集中精力观看，没
有人交头接耳或开小差，更无人高声
喧哗，随意走动，放映场秩序井然，大
家的情绪都随着剧情变化而跌宕起

伏。看完电影，回到寝室，展开剧情讨论，
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相互启发，收
获多多。
下晚自习，回到寝室，有的说一段不

荤不素的笑话，逗得全寝室的人笑得前仰
后合，直不起腰来；有的练一套长拳，有
的玩几把吊环，有的举一阵哑铃，用不同
的方式活动筋骨；有的洗洗脸和脚，早早
地躺在床上看书；有的窃窃私语，说着悄
悄话，显得十分神秘……总之，五花八
门，难以尽述。熄灯铃一响，纷纷上床休
息，陆续进入甜美梦乡。

师专的两年时光，在我的人生长河中
只是一瞬，虽然短暂，但在脑髓里刻下了
深深的印痕。方家方、张盛彬、徐昌州、
沈慧君、李家训、黄昌年、徐锡君、丁士
楠、王政、孙学文等十几位恩师的音容笑
貌时时在脑屏上浮现，其谆谆教诲，给了
我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我经受住风雨的考
验，持续上坎爬坡，步入人生坦途，大恩
感激不尽。与几十位风华正茂、才气横溢
的同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的模范言
行，激励我积极向上，乐天自命，走好人
生路，无怨无悔。

师 专 是 练 技
场，师专是大熔炉，
师专是加油站，师
专是智慧屋，师专
是温情坊，今生今
世都是我的念想，
即使进入梦乡，也
不会相忘！

梦 回 河 西 师 专
庄有禄

2002年刚到苏南就有老乡建
议我说，混在长江三角洲，你最好
学会吴侬软语。

问何以然？
答曰，少受富裕的苏南人歧

视。
很显然，这话是有道理的。只

可惜，我在苏南工作多年，依然没
能熟稔苏南腔。虽然话该如何说心
里清楚，但出了嘴边就不是那个味
了，如同唱歌，心里想着那个旋
律，一旦出口调儿就跑几里地以
外，让人家一听就说馊得很。

馊得很，当然就不是苏南话。
对此是否让人瞧不起？我倒没刻意
在意过。既然说着别扭，索性就说
土生土长的六安话，带着淠水的晶
莹和清朗，说得利索，思维也像河
流一样畅快。遇到实在听不明白的
主，我就把语速硬生生地往“慢”
里去调，结果说出的话，像是从一
台电量严重不足的收录机发出的声
响，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人在他乡，带着乡音流浪，走
到哪魂都脱不开肉身，这是真的。
茫茫人海，有了乡音，人就有了标
签。往大排档里一坐，两句话一
说，就有人望过来，“师傅，您是六安人吧？”生活就像一锅
汤，此刻，明炉里仿佛平添了几节炭，锅里和心里顿时热腾起
来。假如碰到老板也是同乡，那么就会受到较之其它顾客更多的
关照，酒就喝得格外畅快，一边喝着一边还把熟悉得再也不能熟
悉的乡音纠集到一块儿，面对老乡，不管熟悉不熟悉，关于云露
街、关于老淠河、关于月亮岛、关于火车站等等，等等，将憋屈
在心头的乡情和乡音一古脑儿倾泻出来，醉就醉呗，多大的一个
事呢？
完了，伏在酒桌上甜甜地进入一个梦。
20世纪90年代，苏南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0年以

后，大街上人来人往，蚂蚁似的稠密。除了相貌服饰及肤色之不
同，语言也特别杂芜，抛开外语不说，单说汉语，南腔北调的方
言就几乎能囊括了一个泱泱大国。

入乡随俗，本地话当然是主流。遇到同乡人占有一定比例
时，那个地方的方言偶尔也会成为聚会语言的主宰。三五成群聚
会，天南地北，熟识的带来陌生的，两杯酒一端交际圈子就有
了扩张。人说，现在的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朋友经济，这世道
不广交朋友哪成？于是，款款而坐，酒酣耳热。一投机，就觉
得彼此格外亲切了，都哥们了，都肝胆相照了。可现实往往很
残酷，一个电话打进来，瞬息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有人掏出
手机接通后“呜里哇拉”说个不停，那个笑哇，那个双手比划
哇，你硬是一句听不懂，傻子一样看着人家手舞足蹈。

此刻，你觉得被哥们玩了吧？被朋友晾了吧？就像在兴头
上突然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透心地凉，格外地醒。

这样的情形还好些，要是在座的有本地人，有外乡人，还
有同乡人，人家跟你说普通话，跟本地人说本地话，跟同乡人
说同乡话，游刃有余，循环往复地转换，你的心情又如何呢？
这挺像眼下的QQ群和微信群，一会儿有人把你请进来，一会
儿又有人将你踢出去，反反复复，搁着谁都会骂娘。

2008年雪灾，高速封闭，故乡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眼看
着“年”就近了，心情极度郁闷，整天趴在网上，无意中误撞
进一个QQ群。这个群里清一色都是六安人。这些人就像老淠
河两岸蒲公英的种子，飘啊飘，飘啊飘，飞落进深圳、上海、
北京、江苏，并在那里扎根生长。临近年关，大家都不约而同
地关注起交通来。于是，这个QQ群就成了交通信息交流的平
台，成了大家一解乡音之痒的平台。对话框里的文字，全都是
煞费苦心打出的方言原韵，虽然字面上看起来不雅，甚至还有
些怪异，实在找不到近似发音的字，也不肯苟且，汉语拼音替
代———

“你要是晓得车通了跟我讲一声可照？”
“怎不照来？麻个晓得了就跟你讲。”
“那真难为你。”
“败客气。”
聊对味了，彼此就留了手机号码。想家时随便拔通一个，亲

热得招不住，家乡话一说就是十几分钟，隔着空间，不难感觉到
这种语言饕餮的快意，越是高兴或激愤处，越是要说家乡话，否
则，所有的表达都不到位！

2000年去北京，在人头攒动的首都街头，我一口随意的家
乡话，险些让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大男人潸然泪下，当时并没有
太多的感触，接下来，当我以流浪者的姿态在苏南一个充满小资
情调的城市里为生计奔波时，面对偶尔传来的乡音，总是情不自
禁。
也有人认为，安徽，尤其是六安南乡一带的方言太俗，山音

过重，并将其当作文明程度不高的表现，不利经济统一协调发
展。说这话的人恰恰又是地道的六安人，九几年在苏南谈了朋友
成了家，摇身一变就成了新苏州人。按说眼下的六安建设很不错
啊？为何有这自卑之心呢？我不知道这个老乡为何如此鄙视乡
音，也许在他心目中，撇开了乡音，也就意味着撇开了家乡过往
的愚昧与贫穷，撇开了昔日老淠河的洪荒和云露街胡同的逼
仄……
当然，我曾经也是这样，试探着用蹩脚的普通话略带怯意地

与人交谈，时间久了，慢慢也就说得顺畅
了。我原以为，多年不说家乡话了，到家
可能狠有一别扭，而事实上，车一过长
江，我的话音自然而然就回归到以前的生
活轨道上来。

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乡音
始终在我的血脉里流动，就像老淠河的
水，日夜流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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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经过公交站
邂逅这些竹艺品
想起故乡的竹器社
那得翻老话
眼下没多少人记得了
几十年前的集体合作社

好在篾匠还在
好在竹林也还在
它们青 它们黄
它们的乡愁
早已青黄不接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仲秋时节
的凉风一起，地里的玉米就该收了。
挑一个响晴天，备好编织袋，推上地

排车，去埠顶收玉米。村里的玉米地种得
集中，都在埠顶上。
走近秋天的玉米地，一股清甜扑面而

来，那是蜡熟期的玉米甜香。这香气如此
浓郁，四面八方将人团团围裹。

上了田埂，学着父亲的样子，摸一把
玉米的苞叶——— 原本的翠绿欲滴如今已
松软泛白。剥开来，一排排玉米粒皮如蜡
染，粒粒饱满。
父亲说：“熟了。掰吧。”
母亲就开始上手。
我站在窄窄的垄间抬头望天。天是湛

蓝湛蓝的颜色，高而悠远。两边是比我还
高的玉米秸。

母亲走在我前面，咔嚓咔嚓的声音不
时传来。她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田埂上
满满都是她掰下的玉米棒子。我跟在她后
面掰她落下的。父亲在我们身后用镰刀将
掰过的玉米秸一株株砍断，留下根茬。
快到晌午时，看着身后已经匍匐倒地

的大片玉米秸和田中立着的一列列玉米
根茬，就很有成就感。美中不足的是，手
腕被长长的、粗糙的玉米叶子擦得火辣
辣地疼。父亲喊我去地头喝水，到白杨树
底下歇一歇。他和母亲继续扎进玉米地
里掰玉米。

我坐在地头无聊，就拿玉米棒子玩，
揪着上面棕褐色的玉米须编小辫。编好
了，扎一圈，成一个漂亮的麻花辫。
四下里有蟋蟀的擦翅声：“唧唧

吱……唧唧吱……”短促而响亮，这是它
们的欢歌呀，吸饱了玉米杆的汁液，一只
只吃得肚子滚圆。

我歇够了，就去砍倒的玉米秸秆底下
逮蟋蟀。抽一根狗尾巴草作绳，不大会儿
工夫就能逮一串。这时节的蟋蟀抓来在
油锅里一炸，别提多香了。
最盼望的是烧玉米。我看父亲和母亲

也在歇着了，就跑去跟父亲说，想吃烧玉
米。父亲笑着找一块开阔的空地，清理一
下杂草，点一堆篝火，再捡几根干枯的树
枝，挑几个鲜嫩的玉米，用树枝串起来，
架在火上慢慢烤。

我在旁边坐着等。
秋风吹过来，将火的暖意扑到我身

上，却并不觉得热。鼻尖嗅到的，初始是
植物燃烧时特有的香味，随着秸秆燃烧
的噼啪声，玉米烧熟的焦甜香紧随而来。
我相信，这香味，世间无人可抵挡。顾不
得烫，心急的我从树枝上撸一个烤熟的
玉米下来。对于上面的一片焦黑，嘴巴对
着噗噗吹一下就算完事，赶紧将其塞进
肚里才是正事。野火烤过的玉米，外面的
部分嘎嘣脆，连着棒子的内层部分却是
嫩嫩的，还带着新鲜玉米的甜香。

这是秋收时节里，世间最好的美味。
吃完了玉米，嘴巴、手上已经全是黑

的了。父亲看着我的样子嘿嘿笑，说看看
这是谁家的馋猫长了胡子。母亲赶紧拿
了水帮我擦。

夕阳西下时，父亲母亲将一袋袋的玉
米扛上车子，用绳子扎紧捆牢。父亲在前
面拉车，母亲在后面帮忙推着，我跟在旁
边一路走一路跳，提着我捕到的蟋蟀，等
着回家让奶奶给炸上一盘解馋。

埠顶上的风大，吹得田间仍立着的玉
米秸唰啦唰啦地响。落日熔金，将西天的
云霞染得一片金红烟紫，油画般绚烂。父
亲母亲和这一车的庄稼，也被这霞光晕
染，成了红彤彤的。
岁月如梭，三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当时

只道是寻常的旧
时光，如今成了我
再也回不去的童
年回忆。现今，秋风
吹过玉米地，又到
了各家各户忙着
收玉米，忙着颗粒
归仓的日子了……

时间刚过中午十一点，便迫不及待
地趴在飞机的舷窗盯着窗外，前面就是
北京了，透过舷窗看到这偌大的北京，
内心早已开始澎湃。当飞机平稳地降落
在首都国际机场，我不由感慨自己终于
来到了我们祖国的心脏，我们伟大的首
都。对于这第一次来北京，我的内心早
早充满了期待。

提前预定的酒店在前门大街，办理
好入住后才发现站在窗前都能望见伫立
在不远处的正阳门箭楼，简直是太棒了。此时饥
肠辘辘的我和一同前来的朋友，走出酒店，在这
大栅栏的各色美食诱惑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我终
于吃到了爆肚，那真是香脆可口，还有在网上经
常看到的卤煮火烧，也是软烂嫩滑。当然还喝了
灵魂的饮料……豆汁，这味道我回想起来也只记
得酸和怪，麻木的舌头根本感觉不到其他的味
道，虽然不是我很能接受的口味，但我还是坚持
喝完了一大碗，像是一种尊重吧。经过一阵胡吃
海喝，肚子早撑得圆滚滚的，心里却还是流连忘
返。
当我们到达什刹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

了，但美的地方会一直美丽的，任何时间来到这
都是刚刚好。西斜的太阳射下的光，平静的湖面
被照得发亮，像是一面镜子，上面还撒上些星星
点点的游船，慢慢飘着，像是镜子上的点点斑
驳。岸边倚着栏杆钓鱼的人，三三两两，也是一
番风景。我看那其中一名年龄稍长的，钓技应该
是很不错的样子，我倚着栏杆很认真地看他钓
鱼，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站在旁边影响了他的
发挥，看了好大一会倒也没见到他钓上鱼。感到
索然无味的我只好悻悻离开。什刹海是很大的，
岸边种满了白杨和杨柳，累了我们就在树下找个
石凳子听听那些不远处传来的笛声，看看湖面上

的小船慢慢划行，这种感觉也倒是惬意。就这样
走走停停，着实是走不动了，还是没逛完，于是
往回走。路过银锭桥时才发现这附近有很多的酒
吧，虽然没到夜幕降临，里面也坐上了三三两两
的人，从门外望去，里面已经热闹异常了。

从什刹海出来一路溜达，见游人都往一个方向
走，跟着大部队，我和朋友又来到了南锣鼓巷，那
时候已经不早了，走马观花地逛了逛，没有买什么东
西，已经感到疲惫的我们，却还是对这北京的老胡同
充满了兴致，小小的胡同里靠边停满了车，街坊邻居
的闲聊、相互追赶的孩子……让这游客喧嚣之地也
有了生活的烟火气，而闲逛间不觉夜幕已经降临。

第二天还是夜色尚浓的凌晨三点，我便早早起
床，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朋友一起出了酒
店。在浓郁的夜色中匆匆奔走，不多时忽见到一片
豁然开朗，我终于来到我心中的圣地——— 天安门广
场，今天我将在这国旗升起的地方看到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此时的天色尚早，黑漆漆一片，但广场上
的人却已经熙熙攘攘，每个人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在
此时此刻都得到了升华。当凌晨5点42分，国歌奏
响之时，我眼见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伴随着太阳同
时升起，我真挚且坚定的目光里映射出我内心的热
爱，我感慨自己终于站在这祖国的中心，看到了这
面国旗的冉冉升起，看到了她迎风飘扬，这就是我

心中的永恒圣地呀，一种莫名的归
属感油然而生。我的家乡在相隔千
里之外的远方，这么多年来我是第
一次来到这里，但当站在这里时，
内心却有一种熟悉且亲切的感觉，
这就像是一种共鸣。作为骄傲的中
国人，不论在哪，伟大的首都北京
永远都是我们内心的圣地！这是一
种流淌在血脉里的牵挂。就像是现
在，离乡千里之外的我每时每刻也

都在想念着我的父母、我的爱人和我那将要出生的
孩子，可爱的人儿，此时我也是多么想念你。你出
生在这伟大的国家，你也将伴随着我们的祖国更加
富强，你也会像我一样把这里当作你心中永恒的圣
地。
想到这里，看着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我订

好了返程的机票，加快了我回乡的步伐。不过此时
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一段时间，让我可以漫步在那红
墙碧瓦间，在那岁月沉积的青石板上留下匆匆的印
记。
终于还是到了这次离开的时候，当那飞机在首

都机场轰鸣起飞之时，我又看着那窗外的偌大北
京，心里默默念着：北京，再见！

把那深情献给您
杨 旸

秋风吹过玉米地
周长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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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今年75岁了，她时常回忆当年
去庐江县盛桥镇上陈村的情景。一个年
轻的姑娘家，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农村，
那种紧张和惧怕可想而知。然而老妈是
幸运的，遇到了朴实、厚道的上陈村人，
他们无私地接纳了她，保护了她，她也由
此和上陈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她心心念念想着要回去看看，但因
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却总也不能成行。
在与上陈村告别五十三载后，为了圆老
妈的心愿，我们陪她踏上了寻访的路
途。
当汽车驶进那个标示着“上陈”的

村庄时，一切早已与老妈昔日的记忆对
不上了，她站在路口张望着、犹疑着，一
如当年第一次站在村口那般手足无措。
恰在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农家老妇，热
心询问我们要找谁。老妈告诉她自己的
名字，她一下子激动起来，拉过老妈的
手，高声喊起来：“你是淑珍啊，我是张
民 英 啊 ，当 年 我 们 一 起 下 田 干 农
活……”斯时，金风吹送稻花甜香，鸟儿
在树梢欢快鸣唱，两位紧紧攥着手的老
人在时空的交错里，仿佛回转到往昔，
她们应该看见了彼此当年青春的模样，
梳着粗黑辫子的姑娘……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中
午，张民英老人还邀来了几位当年的故
人，陈兴田老人和昔日生产队的女队长

孙业兰老人来陪我们。几位老阿姨在厨
房杀鸡宰鹅，烹制家乡美食，热情招待
我们。老妈和陈兴田老人畅叙着过往：
当年陈兴田考虑到老妈晚上一个人住在
农家不安全，还特意安排自己的妹妹去
陪伴；有了回城指标的时候，他和队长
一致同意推荐老妈……那过往岁月的点
点滴滴，那来自朴实乡亲的深厚关爱，
老妈不仅始终铭记于心，而且成为她以
后的人生中永远的亮色和温暖。
短暂相会之后，老人们在恋恋不舍

中道别，并一再相约“经常回来走
走”，张民英、陈兴田各自从家中拿出
笨鸡蛋、土南瓜等物品相赠，孙业兰老
人还特地从田里砍来成捆的毛豆，并细
致地将新鲜豆荚一个个择下来，打包好
给我们带回。老妈也备以薄礼回赠，临
别之际大家无限感慨。

人生的再次相逢，这经过岁月沉淀的
芳香，必将再次温暖老妈那颗饱经沧桑
的心灵。“愿时光待你好”，此时已不是祈
愿，而是生活对人所有善意的回馈。

愿时光待你好
郑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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